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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最后一片梧桐叶，以一个决绝而缠绵的旋舞，告别了
它眷恋的枝头；当清晨的操场，被大雾温柔地拥入怀中，天地
只剩一片朦胧的乳白；当空气里的每一丝呼吸，都淬炼出清
冽而干净的锋芒。我们便知道，冬天，这位沉默而威严的君
王，已悄然驾临，君临人间。

人们常误读冬天，以为它是万物的休止符，是色彩的终
结者。花草畏惧它的严苛，抱怨它夺去了斑斓的衣裳；树木
萧索于它的冷峻，哀叹它剥落了繁盛的华盖。然而，倘若生
命肯褪去一季的浮躁，于寂静中沉潜，便会洞悉：冬天并非终
结，而是一场深刻的内省与积蓄，一首关于寂静、坚韧与希望
的古老颂歌。

那些需要春化的花木，正是在冬的怀抱里，以低温为密
语，悄然分化着来年的花芽。树木在冬的号令前落叶，既是
智慧的割舍，以留存元气；亦是无私的奉献，将生命的最后养
分归还于根脉与土壤。倘若不经此番彻骨的考验，又怎能迎
来下一个春日的涅槃？

随着这位君王的到来，校园六点三十分的天空，褪去了黎
明的灰白，换上了深邃的墨色。起床的铃声如一枚投入静水的
石子，却只惊醒了少数人，更多的梦，仍在温暖的被窝里沉酣。

然而，宿管阿姨的“晨钟”从不失约。六点三十分，扩音喇
叭里的乐章准时响起，她们是这冬日清晨最忠诚的信使，步履
不停地在楼层间巡行，用音乐将沉睡的灵魂一一唤醒，直到六
点五十，寝室楼才渐渐有了人间的烟火气。

洗漱完毕，我们三五成群，呵着白气，踏出寝室大门。奔
向食堂的，是奔赴一场温暖的慰藉；走向操场的，是奔赴一场热
爱的修行；手持扫帚的，则是奔赴一场与校园的清晨约会。新
的一天，就这样在冬日的序曲中开始了。

立冬前一天，落了最后一场秋雨。
这最后一场秋雨，像是秋日写给世界的一封告别信，字

里行间，满是离别的清愁。我和好友拢了拢外套，将寒意挡
在身外，感叹着冬的迫近。花园里的紫藤，叶子落得尤其厉
害，扫起来，竟也能聚成一座小小的山丘。雨水在枯叶下嬉
闹，汇成一汪明镜，映着灰蒙蒙的天。

我忽然起了玩心，将扫拢的枯叶归拢，用扫帚轻轻勾勒，
将那无序的枯黄，塑成一个饱满的爱心。好友远远瞧见，笑
着调侃：“你这闲情逸致，是打算把诗意也扫进这公地里吗？”

我笑着回她：“你看，我们不也快扫完了？留一点时间给
浪漫，何妨？”她撑着伞走过来，眼里的笑意比雨滴还亮：“是
该庆幸，若不是我们手脚麻利，你这颗心，怕是堆不成了。”另
两位伙伴也围拢过来，我们四人便站在这颗由枯叶筑成的心
前，任凭冬雨微凉，谈笑风生。

就在谈笑间，我仿佛听见了紫藤的低语，那声音穿越风
雨，古老而温柔：“冬天固然漫长寒冷，但有了这些少年灿烂的
笑，听着他们清脆的故事，看着他们将我凋零的叶子，变成如此
有趣的形状，这寂静的时光便有了回响。原来，告别也可以是
另一种陪伴，枯萎也可以孕育新的快乐。”

我心中一震，猛然回首望向那株紫藤。只见风过枝头，
几片尚存的绿叶，如蝶般轻盈，旋转着，飘落在我们的发间。
我恍然，这是紫藤的回赠。它的藤蔓相互攀援，象征着团结
与坚韧；它的花叶枯荣，诠释着奉献与新生。而我们四个，恰
如这藤蔓，在这校园里彼此缠绕，共同成长。

所以啊，花草树木们，请不必再抱怨冬的漫长与寒冷。请
睁开眼，看看这校园里奔涌的热情。你们飘落的每一片叶，既
是回归大地的养料，也是点缀冬日无聊的惊喜。

冬天，这位深刻的哲人，它用最朴素的方式，教会我们关
于生命、时间与希望的一切。它是一首深沉的颂歌，在寂静
与沉淀中，让我们得以审视内心，积蓄力量，然后，满怀期待
地，走向下一个必然来临的春天。

清晨，我到郊外散步，不经意间一片落叶从头
顶飘过，此时我才想起已是初冬了。

今天天气睛好，还沉浸在深秋中的人们，似乎
还在欣赏深秋美景。还没来得及细想，初冬就悄
悄来临。这初冬像是从日历上蹦出来的，来得这
么突然，也来得这么准时。微风轻拂，带着丝丝凉
意，也夹杂着落叶特有的芬芳，仿佛还留下了秋日
的余温。抬头望去，只见一片片落叶在空中翩翩
起舞，它们或轻盈旋转，或悠然飘落，如深情的舞
者，尽情展现着自己的才艺，但这不知是对深秋怀
念，还是对初冬的赞美，那轻盈的舞姿，那含笑的
表情，让大地多了几许温馨与浪漫。

初冬的天空，总是显得格外高远和清澈。当
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洒在大地上时，整个世界仿
佛都被染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在由温和变得温
暖的阳光下，田野山川也悄然换上了冬日的装
扮。树叶由绿转黄，再由黄变红，最终缓缓地飘落
下来，铺满了林间小道。我停下脚步，弯腰拾起一
片落叶，细细端详。它的叶片已经泛黄，边缘微微

卷曲，但叶脉依然清晰可见，仿佛在诉说着曾经的
翠绿与生机。偶有微风吹过，卷起几片落叶，它们
在空中旋转、飞舞，构成了初冬迷人的风景。

初冬虽然不如秋天那么浪漫，也没有深秋那么
多情。但却有初冬的静美与淡然。远山上依然充
满着奇特色彩，绿中带黄，黄上中带红，仿佛就是大
自然这个收藏家，在收藏着秋日的画卷与诗篇。近
处，树上的绿叶大多变黄，也有的树叶在风中飘落，
给人以无尽的遐想与感慨。它们或轻盈飘落，或翩
翩起舞，每一个动作都那么优雅，更是那么灵动。
它们或金黄，或火红，或深棕，如同调色盘上的色
彩，将初冬装扮得分外妖娆，也格外地灿烂。

初冬的田间也是空旷的，更是美丽的。在阳
光的映照下，显得那么地层次分明，那么的错落有
致，到处都呈现出白色的、红色的、暖色的景象。
让人越看越想看，也越看越美。落叶那沙沙的声
响，那是大自然特有的乐章，是初冬独有的旋律。
细听优美动听，像山间细流，更像细雨轻唱，每一
曲都直抵心间和梦里。但听着听着就动情了，听

着听着更有些感伤也有些动情。这是落叶与树枝
的告别，是它们唱出对大地的依恋。每一片落叶
都承载着岁月的痕迹，记录着一段段过往的故事。

不光是山间田野色彩绚丽，就是河流也变得格
外静谧。河水不再湍急，而是缓缓地流淌，仿佛是
在一步一回头回望着还未走远的秋天。河面上，偶
尔会有几只水鸟掠过，它们的叫声清脆而响亮，打
破了周围的宁静，却又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而
伫立在岸边的树，却倒映在水里，树上的落叶飘落
在水面上，打破了小河的宁静，荡起一圈圈微波，让
小河有了色彩，更有几分柔和欢乐。偶有孩子们在
河边玩耍，他们的笑声在河岸边回荡……

初冬在山间走走，那简直是一种享受。山间
那些竹林更是深藏不露，看似沉默不语，实际上
是在与雾打情骂俏，露珠滴落的声音，却打破了
此时静寂。竹叶一年四季的绿，映衬出初冬的
美，更是与落叶的黄形成鲜明的对比，也交相辉
映、相得益彰。那些似乎不情愿散去的雾，此时
也慢慢散去，漫山遍野像被牛奶洗涤过，远处的

山渐渐地明朗起来，到处都呈现出白色的、红色
的、暖色的景象。真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
低各不同”的意境。那些菜地里的青菜和土里的
麦苗，都一个劲地绿，绿得养眼，美得惊叹。与山
坡上那些变得枯黄的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近
看那些绿，全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给人一种宁
静和蔼的美。

初冬的大地还散发着秋的暖意，到处都有落
叶飘飞，落叶似乎就是初冬最美的风景。因为落
叶的舞蹈，初冬似乎没有萧条，更没有迷茫，那山
坡、田间、原野，依然给人以希望，给人以惊奇，更
给人以梦想。那落叶，仿佛不是飘落是在传递着
初冬的美，是在抒写着初冬的诗。远处的大山，像
一个男子汉似的，高高地站立着，向人们展示出刚
健与挺拔。那的山间的草，还没来得及变黄变枯，
仍是生机勃勃。小鸟欢快地在树上跳跃，似在吟
咏着一首赞美落叶的诗……

落叶飘飞到初冬，是落叶之美点缀着初冬，初
冬因此变得绚丽多彩，如诗如画！

徒步沿江沿阶而上，脚步落在石板上，空空地
响着，仿佛叩问着沉埋的历史。石阶缝里探出几
丛青嫩的草尖，湿漉漉的，挂着些露珠儿。我以
为，这路就是千百年前被纤夫、骚客、商旅的脚步
从此踏过，没想到那曾经被磨得温润的石壁小道
早已淹没在水下二十多年了。

走着走着，耳边飘来一阵清朗的、带着些酒意
的吟唱：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我仔
细一听，是的，这就是李太白的声音！只有他，才
能将那满溢的欢愉与不羁洒在这云雾之间。我看
见他一袭白衫，立在彩云缭绕的轻舟上，满心的轻
快，充满了“两岸猿声啼不住”的生命力。我凝望
着他，心中不禁涌起一股纯粹的向往，向往他诗行
里流淌的那份无拘无束和快意，那是“人生得意须
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酣畅，是“天生我材必有
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狂傲，更是“安能摧眉折腰

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脊梁。
正凝神想着太白那飘逸的背影，不觉已至白

帝城头。这“夔门第一镇”，自古便是巴蜀咽喉。
看着残存的墙垣，汉砖与明清的碑刻交错，让我想
起这里曾是公孙述跃马称帝的所在，更是蜀汉先
主刘备临终托孤的伤心地。站在托孤堂前，那历
史的沉重便压了下来。我扭过头，看见神色肃穆
的杜甫抚着斑驳的墙壁，望着那不尽长江，沉声在
吟道：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我顺着
他的目光望去，那夔门两岸的石壁，斧削一般，森
然地对立着，但三峡移民后的瞿塘峡段江水已不
像之前那样的翻滚咆哮，吐着白沫、打着旋儿地吞
没往来船只和商贾，现在已是开阔明净许多，游轮
和货船在江面自由游弋。

上山路上，穿行于尘世烟火的橙香之中，清甜
的香气丝丝缕缕地钻进鼻息。满山的脐橙，像一

个个攒聚的小太阳，黄澄澄、金灿灿的，喜盈盈地
望着人。我不禁歌唱起来，却听到隐隐的一个和
声，循声而去，惊讶地发现了刘禹锡先生拿着一个
脐橙在掌心轻轻摩挲，在慢声吟道：杨柳青青江水
平，闻郎江上唱歌声。哇塞！这真是奇妙的相
遇！他没发现我的存在，自顾自地念道：“巴山楚
水，虽是凄凉地，然有此嘉树，有此清歌，便自有其
活泼泼的生机在。”是啊，这橙子的甜香，就是这片
土地在历经烽火与离乱后，依然顽强生发出的、最
朴素也最温暖的慰藉吗？

带着这一缕甜香，我继续蹬向着那最高的去
处——三峡之巅。路是蜿蜒的，两旁的山坡上是
一望无际的橙园。墨绿的叶片在风中闪着光，守
护着那些尚未完全成熟的青果。愈往上，风便愈
大，吹得人的衣袂飘飘作响。终于站定在那山巅
的平台上时，眼前豁然开朗，竟一时说不出话来。

脚下是万仞的虚空，群山都成了伏着的兽脊，
一层层，一叠叠，向着天边无尽地蔓延开去。那刚
才觉得雄浑逼人的长江，此时不过是在千山万壑
间平静温柔地流淌。云海在脚下舒卷，时而将一
切淹没，只留几处峰顶，如海上的仙岛；时而又被
风扯开一道口子，露出底下那令人目眩的深谷。
而那一片片橙园，从这高处望去，竟像是巧手绣在
山峦皱褶里的绿色图案，规整而又充满了生命的
力量。

下山的时候，夕阳将最后的金光，尽情地涂抹
在云海、群峰与橙园之上，辉煌得像一个梦。我回
头望去，那三位诗人的身影，已渐渐模糊，仿佛融
进了那瑰丽的霞光里，融进了这永恒的山水间。
但风中送来的，除了江水的呜咽，似乎还夹杂着那
清甜的橙香，与那比岩石更坚固、比江水更绵长的
诗句，在这峡谷中，一声声，回荡不绝。

在街头大药房的门口，听到一个穿着白大
褂的男人正与一位推着电动车的女人交谈。

“现在毛利太少了。”男人说。
“什么毛利少？”女人问。
“感冒药降压药降糖药等好多，毛利都

少，不好干！”
男人说着这些药名，我的眼前浮现着那

些头晕目眩高烧不退四肢不便的病人。
原来，这个世界还有这么两种人，一种期

待着良药的救治，一种在数点着毛利的多少。
对于商家来说，计算毛利润的意义在于，

如果不做该笔业务，一些资源就会被浪费或
仍然会消耗，利润就会变成负值；如果做该业
务，就可能盈利或减少亏损。对于效益相当
好，资源利用率高的企业，完全可以忽视毛利
润这个概念。

看来，这家药店的效益不好，或相当不好。
我一直认为，药店不是企业，不应该把利

益放在首位的。
看来，是我错了。

这家药店的旁边是超市和物业，我知道，
他们也都每天计算着毛利。

其实，我们人也一样，一天天计算着自己
的毛利。

譬如交友，古人讲求的是肝胆相照，是
“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绵长，而今的人际，更像
一场热闹的集市。

酒席宴上，觥筹交错，留电话加微信，人
人脸上都挂着精心调制的笑容，口里说着熨
帖周到的言辞，在心里却飞快地拨弄着算盘：
此人有何等权势？彼人能提供何种便利？我
们热衷于编织一张庞大而光鲜的“人脉”，以
为这便是我们在这世间的“毛利”。

然而夜深人静，酒罢人散，那心底深处的
孤寂袭来，我们才悚然一惊：这满座的“宾
客”，竟无一人可以推心置腹。我们收获了一
箩筐名词，却丢失了唯一能叩响心扉的知己。

即便是连那纯真美好的爱情与婚姻，也
难逃这毛利的算计。

才子佳人，不再吟咏“窈窕淑女，君子好

逑”的纯真诗篇，取而代之的，是房产、年薪、
家世的反复权衡。婚姻像极了一桩合伙的买
卖，双方都竭力拿出最体面的本钱，也都睁大
了眼，估量着对方能带来的红利。这结合，固
然是门当户对，稳当得很，只是那爱情本身应
有的、焚心蚀骨的狂热与不计得失的痴傻，那
婚姻里最核心的、超越利害的恩义与联结，却
像被榨干了汁水的甘蔗渣，被我们随手丢弃
在算计的角落里了。

“毛利”二字，竟像一面无情的镜子，照出
我们这时代一副既贪婪又惶恐的嘴脸。我们
仿佛一群精于算计的商贾，终日伏在生活的
账桌上，执着于那象牙或者红木材质的算盘，
噼噼啪啪地，要将生命里一切的收与支，都算
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我们引以为傲的，是那账面上浮着的一
层亮晶晶的“毛利”。它金光闪闪，慰藉着我
们那饥渴的、渴望占有的灵魂。至于那沉在
底下、无声无息的“净本”，我们却常常装作看
不见，或是不愿去看了。

石正心，是小城文旅委科长，一个老实
得有点木讷，认真到有点较真的男人。永远
穿着浆洗得发硬泛白的旧工装，雷厉风行的
做事风格，走起路来都带着风，说话跟凿子
凿石头一样，嘎嘣脆。石正心的父亲和祖
父，都是宝顶山脚下的老石匠，凿了一辈子
石头，也把“石头的筋骨”凿进了石正心的骨
头缝里。祖父在临终前握着石正心的手说：

“正心啊，石刻会说话，你要听它们说什么。”
办公室吱呀作响的门被推开，抬眼看见

了金鼎公司的老板贾万财。金鼎公司，是此
次宝顶山石刻维护项目的头号竞标方。

“石科长，缘分啊！”贾万财一身名牌，笑
容却像劣质胶水粘上去的，又热又假。“听说
令尊是宝顶山响当当的老石匠，巧极！我新
得了块石头，放我这儿是埋没了，给老爷子
把玩。”

石正心的目光在那温润的鸡血石上停
留了一瞬，像被烫到般迅速移开。他猛地合
上盒盖，力道之大，震得桌上茶杯一跳。“贾
总，拿回去。招标，凭实力说话。”贾万财脸
上的笑容僵成了石刻面具，看石正心态度坚
决，只好悻悻而去，未察觉从文件袋掉出了
东西。石正心捡起一看，是劣质材料清单和
文物交易书。

石正心以为这只是开始，绷紧了全身的
神经。然而，贾万财之后，事情好像到这里
结束了。

斜阳微暖的那天下午，石正心正参加一
场文化自由交流大会，斑驳的余晖洒落一道
清瘦婀娜的身影，蓦然撞在了石正心回头的
一瞥上。

“正心，怎么是你！”她叫曲骊，是石正心
的高中同学。身着一袭素绣的改良旗袍，典
雅中透着纯净的灵气，仿若从古画中走出来
的脱俗的仙女。

曲骊从集市贸易、科举人才、官民一体、
政教和谐，处于巴蜀领先地位的宋代大足繁
华，聊到海棠无香，唯大足海棠独香，号称

“海棠香国”的浪漫。
聊到石刻《牧牛图》时，曲骊眼神里闪

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幽暗，“牧人驯牛，以牛比
心，终调伏心意。”

起初，石正心保持着警惕。“你这些年在
做什么？”石正心问。

“会计公司，接了几个公司的财务。我
们不聊工作。”曲骊声音清越，神态专注，在
那些对石刻饱含深情与洞见的言语面前，石
正心竟有了一丝久违的放松。

真正的惊雷，在一个沉沉的深夜猝然
炸响。

妻子声音支离破碎，带着浓重的哭腔，
“爸走路不稳摔倒了，送进医院，医生说是听
神经瘤，手术费要二十万，拖不得。”哀泣声
像淬了毒的针，狠狠扎进石正心的耳膜。

曲骊第一时间出现，跑前跑后，联系顶
尖专家远程会诊，给出详细的治疗方案。

就在石正心为医药费焦头烂额、心力交
瘁之际，曲骊带来了“曙光”。“正心，这个合
同签了，叔叔就有救了。”

病房里灯光昏暗惨白，石正心赫然看到
“金鼎公司”几个字。错愕得说不出话来。

“我给金鼎公司做账出了问题，贾总没
追究还帮我还债。让我劝你，别太较真。”曲

骊身体微倾，把笔递给石正心，露出了颈间
的红宝石项链，像贾万财那块鸡血石一样烫
眼。她指尖轻触石正心的手背，微凉细腻的
触感，如电流窜过，在巨大压力下竟然带来
一丝诡异的慰藉。

“正心…”一声微弱却清晰的呼唤从病
床传来，如同穿刺迷雾的钟声。石父睁开了
眼，枯瘦的手死死抓住儿子的手腕，浑浊的
目光穿透出光亮，嘴唇哆嗦着，用虚弱抖颤
的声音说，“石头干净，不能脏！”

这七个字，瞬间敲醒了石正心所有的迷
惘与侥幸！父亲一生凿石，把骨头都刻进了石
头里，用尽最后力气，也要传承这庄严的戒律。

石正心猛然回头，眼中的血丝密布，却
燃着一种淬火后的清明与决绝，他抓起那份
合同，在曲骊惊愕的目光里，“哧啦…哧啦！”
纸张被狠狠撕裂。“我爸说得对！石头要干
净，人心更要干净！你还是走吧。”

曲骊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精心维持的
温柔与优雅荡然无存，眼神变得阴鸷而锋
利，一句话没说离开了。

石正心抵押了房屋、变卖了珍藏的石刻
艺术品，凑够了钱。在交钱做手术的时候，
医院却说，“石先生，您父亲的医药费，已经
缴过了，预存了二十万元。”

谁缴了医药费？这一刻，石正心懵了，带
着恐慌。像有一张巨网，裹挟着他，喘不过气。

手术很成功。石父奇迹般挺了过来。
然而，石正心却发现自己在工作中遇到了一
些阻力。原本正常推进的工作，突然变得困
难重重，有人在背后说他的坏话，对他的质
疑声也此起彼伏。

没过多久，驻区文化旅游委的纪检组就
收到了举报石正心的匿名信。舆论的漩涡
瞬间将石正心吞没。单位走廊里的窃窃私
语，妻子担忧的眼神，都像沉重的石块压在
石正心的心头。

石正心感到迷茫，再次来到宝顶山大足
石刻，看着那幅《锁六耗图》，愣神了很久。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石正心豁然开朗。
调查组进驻的日子里，石正心依然勤勤

恳恳，认真完成每一项工作。他带着调查组
走访宝顶山石刻维护项目现场，指着《锁六
耗图》讲解。“人们之所以摆脱不了痛苦，是
因为把持不住自己的心性，锁不住六耗，所
以得不到智慧，也无法获得解脱。”

早在石正心发现有人为其父缴纳医药
费后，便查看了监控，第一时间联系了纪检
组，上缴了不明来源钱款。缴费单签名处的

“石”字末笔，像极了贾万财在招标现场甩出
的笔锋。调查进展迅速，金鼎公司的画皮被
层层剥开，相关人员落网。

真相大白的那天，阳光格外明媚。石父
拍着儿子的肩膀，欣慰地说道。“小时候，你爷
爷常说，大足石刻是坛陈年老酒，要细细品
味，然后取其精华，加以传承与发扬光大。”

在真相大白、父亲也逐渐康复之际，石
正心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选择。

大足宝顶山“石心不移”廉政教育基地，
在展厅的核心位置，摆放着一面巨大的、精
心雕刻的石匾。上面赫然几个大字：

识心正心，石心不移。——石匠石正心
石正心决定用另一种方式，将父辈们的

这份坚守传承下去。

小花低着头
和风说着悄悄话
雨点跑过去偷听
我也把耳朵凑过去

落叶“扑通”一声
掉下来，秋天的秘密
又增加了一个

写给落叶的悄悄话

桂花伸出金黄的小手
在秋天的街道
写了一封香喷喷的信
悄悄放进落叶的口袋：

“明年，我会带着新的香味
在老地方等你”

初冬落叶舞缤纷
□ 张儒学（重庆）

与诗同行奉节
□ 王历霞（重庆）

石心不移（小小说）

□ 郭振宇（重庆）

毛 利
□ 杨福成（山东）

秋天的秘密（外一首）

□ 雨田（重庆）

由静园路找到缺口
让脚步拾级而上
一棵树抢先于另一棵树
交出体内蓄积的绿意
稍加辨认就会发现
那是香樟与楠木互不示弱
争先恐后打开的封面
长江心甘情愿成为陪衬
温婉地依偎在近旁
终年送来纯粹的风
擦洗出干净如水的扉页
把缓坡看作仰望
是再恰当不过的膜拜
库里申科墓穿过时间的漏斗
将一个饱满的名字
一段丰腴的故事
讲得历久弥新
犹如鲜亮的书脊
指引更多捡拾与翻阅
日子迎来一天中某个侧面
钟楼拖着浓郁的鼻音
喊出“当、当、当”的方言
构成了意犹未尽的封底

静园

曲径必然通幽
在西山遇见静园
仿佛剥开果实隐藏的内核
相互成全的亭台和楼榭
以及点缀其中的假山
皆习惯向题刻学习
日积月累中掌握了缄默的技巧
几声快速路过的鸟鸣
如石子投入深潭
浅显的叮咚后复归宁静
只有极少数执着的风
才能设法打听到树叶的秘密
园如其名
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品质
我只得让脚步一再保持轻巧
细碎到青石板给出恰当的应答
任何吵闹都显得蹩脚
静是这里的主题
园反而成了修饰

西山公园（外一首）

□ 谢子清（重庆）

一晃又一冬
□ 十九汐（重庆）

副刊·龙水湖


